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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漫山遍野的醉红，无不吸引人的眼球。这时的山峦是五彩缤
纷的，红叶飘飘，一夜间便会红透人们的视线。远远地就能看见，那一树
火红的叶子像一个个彩色的蝶在微风中舞动，那红色的精灵肯定是红
枫。

说起红枫树，小时候的我，对它并没有独有的认识，并且还不大喜欢
这种树，而更喜梧桐树，那是因为红枫树的叶比梧桐树小。小时候，父亲
工作的学校里，就有好多株梧桐树，到了落叶的季节，我喜欢拿着一条长
长的铁丝把落叶穿起来，拿回家，做饭时用来引火。

我对红枫树的最早感知应该是5、6岁时，那是一个深秋的日子，母
亲带我去她老家还得要走2个小时路程的一个小山村——旦头山，走亲
戚时正值这个小山村请戏班演戏，舞台正好搭在几株大树旁边，我问母
亲：那是什么树？树上的红叶真好看！母亲告诉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
红枫树。
第一次去高湖镇旦头山行摄是2013年的12月初，10多人拍摄主题就

是那里的红枫、古桥、流水人家。有几张照片，我特喜欢，心想有机会再
去趟那里，拍红枫落叶的镜头。

再次去旦头山行摄已是10年后，8人两车，8点30分，我们准时从县
城出发至旦头山，需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一行人一路尽情地欣赏着
大自然的美色......车行景移，到达旦头山时，只见古屋、廊桥、柏松、红枫
呈现在眼前，简直是一幅大写意的水墨画：初冬季节，小山村的田野已是
一片荒凉，廊桥更显得历史悠久，柏松的松针随风飘下，和红枫构成一幅
美丽的图案。

遥望着村里那一株株大红枫那阵阵的红，我惊呆了，连忙按下快门
——藏在红枫丛的小山村，让我沉醉，看，那枫叶树上叶子组成的伞盖从
上至下，由一扇一扇分明的排列而成，错落有致；扇上的一片一片的叶子
片片坚挺，叶掌棱角分明；整个伞盖一片霞红，没有一点杂色，每一片叶
子，仿佛霞光在上面流动，鲜嫩而饱满，细腻腻地呈血球的红色，给枫叶
树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活力。

我，久伫在枫叶树下，捡起一片枫叶，上面还残留着昨夜的露珠，像
一颗颗晶莹的泪滴，我无法知晓这小小的一片叶子，在飘落枝头的那一
刻怀着怎样的落寞情怀。对于枫叶，人们都喜欢她绽放枝头时的灿烂，
而叶子的前面总有一个红字跟着，而人们大多都冲着这个“红”而来的，
这样的爱短暂而肤浅。叶落枝头香消玉碎，人散曲终。灿烂之日，众人
云之，繁华过后，陌不相识。

人生中有些风景是注定要失去的，她们就像轻浮的云朵一样，飘过
了也不会在你的生命里留下任何痕迹，而有些风景是需要用一生去珍惜
的，即使是相对无语，也会在无言的世界里形成一种永恒的的默契。

从瓯江沿祯旺港向西逆行二十多里地，忽见两侧山高岭峻，众
龙汇聚，峰峦叠障，不见了水之源头。正在疑惑之际，已至吴宅。

吴宅村是一个大型的天然游泳馆。
祯旺港从村中流过，峰回水转，形成了一道道湾，布下了一个

个潭。两岸青山交错，为每一口潭拉起了层层绿色的帘。
潭水清澈明亮，如孩子的眼睛，清纯，天真，灿烂。白云从蓝天

下飘过，在翠绿的山梁之间，潜着水底游弋。清洁的溪滩，圆滑的
鹅卵石，不见一丝儿杂草污泥积垢。潭是透明的天，天是清澈的
水，底下闪动着的鱼儿，成群结队地穿梭在云朵间。

你或许有了一个天真的冲动，但是不管你动作多么快捷，鱼儿
总会在你的指缝中间溜走。不过，你不必有遗憾。你可以翻开水
底下的一些石块，里面可能卧着一枚黄橙橙的河蟹，只要你胆子够
大，它是逃不过你的手掌的。如果你还要往深水走，潭水就像一块
晶莹剔透的翡翠，不管你怎样的搅动，她都是碧绿一色。

溪水从潭中流出，在滩头上翻滚，冲撞在大大小小的鹅卵石
上，溅起了洁白的浪花，一路欢歌，就如一部童声大合唱，在青山绿
谷中回应。

祯旺港是瓯江中游的一条支流。经吴宅弯弯曲曲向东北流
去，在祯埠注入瓯江。山高水长，美景如画，处处生辉。每当我跨
过了瓯江，步入祯旺港，看到了故乡的青山秀水，我的眼睛变得明
亮，心底也变得坦荡。

在没有公路的年代，我就是顺着溪流边的石子路去外地求学
的。一个人的行走是孤单的，但有了溪流的陪伴，我会变得坚强。
溪水欢笑着，她永远是那么乐观奔放。她带着我往前走，走出这条
三十多里的峡谷。有时候听到背后有铿锵的镐声响，转头之间，那
竹排从滩头冲下来，已经从眼前漂闪而过。如果遇到相识的乡亲，
还能招呼一声，可是速度太快，那声音跟着铿锵的镐声飘向了远
方。

吴宅山上出毛竹。没有汽车，竹排成为最主要的运输工具。
吴宅村有许多撑排能手。他们从山上精选一些粗大的毛竹，然后
采伐回家，把竹皮削去，凉干，装配成竹排。竹排可以运载许多东
西，如木炭，木料，山货等，一般只运货，不载人，因为河道弯曲，水
流急迫，特别在祯旺、吴宅一带，有九个湾，十道滩，竹排过滩如猛
虎下山，横冲直撞，一不小心，竹排冲出水道，撞到石头上，就会排
挫人伤。

然而，这里却是我小时候的乐园。我从溪流上搬开一条渠道
来，把水引到边上。然后用一块木板拦住水，做了一个平台，在木
板沿口铺上鱼列。这是一种捕鱼工具，用竹片编制的排列。鱼儿
顺着水流从上游冲下来，不小心掉进了竹列上，水从上面流过去
了，鱼却被拦在竹列上。并且我在竹列上布上棘刺，不管鱼儿怎样
的跳跃，也不能重返溪流。这种捕鱼的方法无疑于守株待兔，一天
里收获不多，也就是讨个乐趣。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我曾乐此不
疲。

清晨，大人第一件事就是从溪里往水缸挑水。在村前，每段溪
流都有固定的挑水坑或者小水井。清澈的溪水从底上哆哆哆地冒
上来，冬天里还冒着热气，小鱼儿不知从哪儿进来的，从不怕人，总
能从我们的水桶勺子边上躲过去。夏天，当我抹着惺忪的眼睛来
到了溪边，第一件事情就是踩着溪水，满怀希望跑到鱼列前看鱼。
大多时候不见几条鱼儿，那也没关生系，我可以等待。我把石头搬
开，可以把水道做得更合理，引诱鱼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为了觅
食走入歧途，最终落入我布置的陷井。我慢腾腾蹲在水坑边，掬一
口清水刷牙，捧一手清水洗脸。水是那么的清新，偶儿渗到了咽喉
里，觉着是那样的甘甜，正合滋润了干渴了一夜的喉咙。这时候，
如果旁边没有别人，我觉得自己应该唱支歌。因为树枝上的鸟儿
都在啼唱，特别是麻雀，又多又吵，吱吱喳喳，在你身边扑腾着，也
不怕人。

屋里姐在叫我吃饭。因为要上学，我不能在水里玩得太久。
不过中午放学是管不着的，我们几个好朋友可以沿着溪水边摸鱼
捉蟹。有经验的伙伴，先把鱼儿赶到岩石下面，然后伸手到洞里不
停地摸索。鱼是精明的动物，当手伸进洞口，它们早从另一侧逃走
了。所以摸到的大多是蟹。但是蟹也是不那么容易对付的，它那
对钳子会夹得你手指出血。如果碰上黄刺鱼，我们叫它乌铁钉，不
小心被叮了一口，也够呛的。我胆子小，大多是踩着水在边上观
望，或者做个下手，帮助提袋子。后来，我们变换了招术，把鱼赶进
石头下面，搬起大石头砸，把鱼儿吓死震死。

当然，有时候我们不要下水也能找到乐趣。我就沿着溪边
走。沙地上长着一种刺儿，上面结着枣一样的果子，我们土话叫它

“紫肚”，肚子里长着毛子，用刀子掏干净，放在水里清洗后，可以食
用，味道又酸又甜，是我们最好的点心。

中午时间，我们一般不去游泳。因为学校禁止，如果有人告诉
了老师，回校就要罚站。母亲也交代过的，中午水烫，洗多了会肚
子痛。所以，我们都是傍晚放学去溪里游泳，这种情况一般大人是
不会阻拦的。

吴宅的水潭都不深，水底也平缓，女生一般都结伴在浅水区，
水性不是很好，喜欢嬉水。小伙子可就不一样了，都集中在深潭里
游泳，最拿手的是潜水，比距离远，比时间长，有的还潜到水底把石
头搬上来。还要比跳水，大家排着队推推搡搡往水里跳，水面上水
花四溅，一个个水鸭子一样从水里冒出来，嘻嘻哈哈又开始第二轮
跳水。有本领的男生就一级一级往岩石上爬，爬到石头的最高点，
猛的砸下来，随着水花惊起一片喝彩声。我胆子小，只好在旁边当
观众了，只有羡慕的份。但是我能坚持，几乎每天都要跳到水里玩
一两个小时，因为水给了我无限的快乐。

在吴宅长大的人，没有一个不会游泳的，因为我们离水是那么
的近。洁净明亮的溪水没有一点的污染，不会对我们的眼睛、肌肤
和肠胃有丁点的伤害。就如母亲温柔的手，情人的热吻，她对我们
注入了全身心的眷顾，让我们获得大自然真诚的爱，使我们的内心
永远保留着一份洁净的天地。

在我怀念吴宅清澈的溪水的时候，我要赞美两岸的青山，以及
山顶上的蓝天白云和山间清新的空气。她们共同为我们创造了一
个清纯美好的世界。

（上接11月24日三版）
工作本来就是要辞的，离婚后她就打算离开这个城市，回到父母身

边，所以辞的也没有特别可惜。
近几年陈洛事业发展的不错，房子有几套。陆真暂时替他卖了一

套，作为治疗费。又请了一个护工，轮流照看。
刚开始她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陈洛哪天突然就醒了。然后他们把

本来没离的婚离了，她离开这个城市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经过一天天的希望，又一天天的失望，然后又是一天天的希望后，陈

洛始终没有苏醒。
时间久了，麻木了，她就渐渐地接受了事实。
如果陈洛就这样一直躺在病床上，出于责任与道义，她就照顾他好

了。她想，就当是上辈子欠他的，希望下辈子，他们不要再相见，相恋，相
爱，又相怨。都已经说好的好聚好散，分道扬镳，却还要以这种不得已的
方式捆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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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没了任何等待与希望时，日子一天天过去，好像也没那么难受。
陆真想，这辈子她应该都耗在医院了。
然而有一天，医生突然告诉她，陈洛醒了。
她接到这个消息不顾一切跑到医院冲进病房。
陈洛醒来时，感觉自己睡了一个很长很长的觉。医生告诉他，说他

在床上躺了近两年。
他想起来了，那天他是开车准备去民政局与陆真离婚的。转弯时，

对面突然冲来一辆大货车，他还没来得及打方向盘人就失去了知觉。
医生说，这两年多亏他妻子的坚持与细心照料。既然他醒了，很快

就可以出院了。
主治医生是真心替他们感到高兴！每天看到那个细瘦的女子抱着

满满的希望来，又带着深深的绝望去，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才好，有
些病人永远躺在床上的也不是没有。好在这个病人争气，醒了！

原来这两年都是陆真在照顾他，虽然要离婚了，仅仅也就几小时之
差，但在他危难时，她并没有弃他而去，说明她对他还是有感情的，以前
不管谁对谁错都让它过去了。以后他们就重新开始，他会好好对她，不
再与她争吵。

陈洛躺在病床上，满心期待，他有好多的话想对她说。
陆真走进病房，看到陈洛满眼温柔看着她，她有点不适应，稍稍侧

头。“既然你醒了，等你出院我们去把手续办了吧！”
“真真……”陈洛没想到，陆真看到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离婚这件

事，满心期待就像气球一下子泄了气。
再次从陈洛嘴里听到真真两个字，陆真心里百味杂陈。恋爱时陈洛

最喜欢叫她真真、真真。后来两人冷战，陈洛都是陆真、陆真地叫。再后
来索性连名字也省了，有事直接说事，没事连联系也没了。

陈洛抬眼看向陆真，对方紧紧抿着唇，并没有要与他多说的意思。
再仔细看她，形体消瘦，容颜黯淡，头发随意挽着，没有一点时下女子的
靓丽与活力。

这两年照顾他很辛苦吧！以致她都没有时间好好的打扮自己。以
前她对自己的形象多注意呀！

“真真，这两年辛苦你了，对不起！”
“你不用说对不起，我没你想的那么伟大。我照顾你也是因为我们

离不了婚，出于推不了的责任与义务。”陆真面无表情一个字一个字地
说。

对着一脸冷漠的陆真，陈洛原先准备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每次都是这样，一生气，就冷着一张脸，别人怎么解释也不听。刚认

识时，她不是这样的。
那时，校园的樱花树下，陆真一肩长发，缓缓而来，满树的樱花都不

及她亮眼。就那一眼，让他认定，这就是他要追求的女孩。
后来真正交往之后，发现她又是那么好却又是那么倔强的一个女

孩，他无数次庆幸他遇见了她。
如果不是她的倔强，她也不会不顾她父母的反对，千里迢迢只身随

他南下。为了让他创业没有后顾之忧，她选择了教师这个安稳的职业，
只为他真的投资失败时，她有固定的工资，可以养活他，让他没有生计之
忧。

后来，他在外忙事业，应酬多了，回家少了，每次回家说的话也越来
越少了。陆真也不复从前的温柔与体贴，总是疑神疑鬼。直到有天她看
到他与金美美一起从一个宾馆出来，她彻底爆发。

他想跟她解释，其实事情并不是她看到的那样，他们只是凑巧遇上
而已。但是陆真好像什么也听不进去，他真的无从想象一个原来那么温
柔善良的女孩能那么歇斯底里说出那么恶毒的话，也是从那一刻他认识
到，他们是真的变了。如果在一起是让人变得丑陋，那么不如及时分开，
趁互相还没厌憎之前。

与其相互折磨，不如放过彼此。
也是那一次他提出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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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什么时候的动车票？”在民政局门口，陈洛问陆真。
“下午。”陆真回答时没有一丝表情。
一离婚就要离开这里，一天都不多呆，看来是真的一点都不留恋这

个城市了。陈洛看着陆真冷淡的脸，心里无限酸涩。
“我送你去动车站吧。”
“不用！”陆真坚决回绝。
“有去武汉我再联系你。”陈洛无限不舍地说。
“不要！”陆真不假思索地说。既然已经离婚，那就从现在开始断得

彻底，不要再联系。
“真真……”陈洛还想说点什么，陆真已转身离去。
陆真是真的不想与陈洛有再多的纠葛，她也看出陈洛这段时间做出

的努力，真心想挽回这段婚姻。但是曾经互相造成的伤害不是水过无
痕，她放不下介蒂。她现在只想离开这个城市，回家，好好把这几年对父
母的亏欠补上。至于她与陈洛之间，就一切随风消散吧！不要记恨对
方，也不要记挂对方。

余生，就让他们做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吧！
看着陆真远去的背影，陈洛是真的后悔，后悔自己那天没有控制住

自己，说出离婚的话。如果那天他没提离婚的事，他与陆真是不是就还
在一起。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但是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
只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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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熟悉的城市，久违的家，陆真是真的放下了过往。
对于他们的离婚，父母起先埋怨陈洛，也数落她。时间久了，也忘了

这茬，开始为陆真的将来作打算。
陆真做了老本行，在一家私立学校应聘了一个职位。父母催她相亲

再婚。为了不拂朋友好意，也为了让父母安心，只要有人介绍，她都去相
看。只是离婚后，虽没有陔子，年龄已不小，真要找个合适的，也不容
易。几次下来，陆真对相亲已兴致缺缺，但一直还在相亲的路上。

刚离婚，陈洛每天都会给她发微信。不说过往，不谈情义。都是说
每天他做了什么。她没放在心上，也从不回复。就当空气，但也没把他
拉黑名单。她想，时间久了，陈洛就会淡了，刚开始只不过是因为有那么
一份愧疚，她不认为一个前夫还真的对她情深不愉。就算他真有那个
情，她也不想有那个义，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陈洛知道如果他不联系陆真，陆真她是永远都不会主动联系他的，
她的性格他非常了解。所以他每天晚上都会在微信上给陆真留言言，虽
然她从不回复。

（未完待续）

不曾消逝的爱
■ 江兆苓

溪居吴宅
■ 吴立南

醉红偷染旦头山
■ 陈肖波

摄影/陈肖波霜落丹枫醉秋光


